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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来怪去，怪VIP卡。银

行的人照顾，说有了这玩意，
享受种种优惠，直接去贵宾窗
口，乘飞机走公务舱通道，当
然只是通道，上了飞机该坐哪
还是哪。我本贱人，见利则忘
义，有这等便宜事，不占白不
占，反正是送，又不收年费。

去机关拿了两大包邮

件，回来路过银行，仗着有
VIP卡，不用排队，取了钱就

可以走，于是胆大气壮，助力
车往门口一放，锁了前轮便
进去。没想到中午时间，VIP
窗口没人，只能恢复老百姓
本色，乖乖地去排队。

取钱出来，发现助力车
没了，已成了小偷的礼物。我

拎着两大包邮件，傻傻地怔
在那里，恨不得立刻掏出
VIP卡扔了。所谓的贵宾卡
让人忘乎所以，光天化日之
下竟然敢不锁后轮。有人早
警告过，就安全性而言，前
后两车轮一定得同时锁，否

则，别说面对窃车大盗，就
是应付小蟊贼，只锁前轮不
锁后轮，基本上等于关门没
关窗。

人永远心痛失去的东
西，我一个朋友，离婚前成天
抱怨老婆如何不好，真分了

手，见面必说前妻优秀。一旦
失去，才知道珍贵。用别人离

了婚的老婆，来比喻自己失
了窃的助力车，显然不太合
适，但是就悔恨和心痛来看，
实在是异曲同工。我已习惯
靠它代步，从今以后说没就
没了，想到便一阵心酸。

我的助力车是正经八百

的明媒正娶，现如今马路上
呼啸来去的，很多都是没牌
照的非法同居，警察想要整
治，随便找一路口拦下检查，
不一会便装满一卡车。因为不
再发展新用户，合法牌照的价
格据说炒到了七千元。警察有

时也会冷冰冰把我给拦住，可
是人家一看证照齐全，立刻敬
礼放行。有一次，一时髦漂亮
的女郎被活生生地扣在那里，
明摆着是辆黑车，警察不但要
收缴，还逼着她掏身份证。

看女郎花容失色地在那

发急，心里不禁有些得意，到
底还是做守法公民的感觉

好。我住郊区，这一带居民进
城，常为打不到车痛苦不堪。
好不容易拦一辆出租，听说
要去市中心，立刻板脸说自
己要换班，明目张胆公然拒
载。有了这辆助力车，绝无这
些烦恼，可以从容赴饭局，可

以准时赶会议。吃完饭开完
会，众人作鸟兽散，混得好的
主想用小汽车送一程，我高
喊一声我有车，大家都笑。

这年头，除了四个轮子，
自行车助力车不能再叫有车。
我的燃油助力车和电瓶车不

同，除了不能上快车道，与轻
摩基本没什么区别。路上没人
的时候，曾狂开过40多码，这
速度之快，足以让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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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里一年一度的集体

体检，就像一年一度的春节
团拜会，一样的热闹，一样的
受重视。所不同的是，团拜会
有各种各样甜的咸的给口腹
以欢乐，而体检呢，却因为要
抽大血和做 B超，必须饿着
肚子。不同的还有，团拜会欢

乐祥和，而面对体检，人们则
多少有些不安甚至恐惧。

许多病都是体检检出来
的。这并不等于说，人身上本
没有病，因为体检了，也就有
了病。病已经像特务一样潜
伏在我们的身体中了，体检

的作用，就是搞整风运动，及
早地把它们发现，以便及早
地肃清反革命。但是许多病，
还是不发现比发现的好。有
的人，参加体检的时候还是
说说笑笑生龙活虎的，结果
体检结果一出来，已经是不

治之症的晚期，于是立刻精
神崩溃，从此卧床不起。对于
病，许多时候我们的态度其
实还是自欺欺人一点好。就
像死亡，自打我们一出生，这
个问题就已经严酷地摆在我
们面前了，如果天天去面对

它，那么就是不得安生了。忘
了它最好。也不是非得让自
己相信自己能够长生不老万
寿无疆，但一定不要老惦记
着自己哪天会死。对你说爱
你一万年，当然要比指出你
终有一死要善良而中听得

多。体检有时候就是个说“人
固有一死”的败兴家伙。好好

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的，它
跳出来一说真话，这日子就
没法过下去了。

当然许多人通过体检，证
明了自己是健康的，是没病
的，这就是大喜了，算是锦上
添花。尤其是那些疑心自己

有病的人，医学检测给予了
权威性的否定，心里的石头
于是落地了，暗鬼逃走，生活
无比光明。这样的体检，是比
春节团拜会更加令人欢欣鼓
舞的。而查出小毛小病的人，
诸如前列腺肥大、乳房小叶

增生之类的，则是喜忧参
半———搭上一点儿小麻烦，
换来彻底的健康，治好了病，
要记得不忘努力地工作，以
答谢单位对我们肉体的热情
关怀。
“政审”将决定一个人的

前途，而体检，则关乎生死存
亡。参加体检，拿到体检报告
的时候，是活下去，还是死
亡，这是一个问题。

每年的单位体检，都会衍
生出一两出感人至深的人间
悲喜剧。被查出得了恶病的

人，将会得到同志们足够多
的“爱的奉献”。如果人人都
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
好的人间。一个单位，在体检
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干
群间的、同事间的尖锐矛盾，
会被暂时搁置起来。再没有

心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
病魔和死神，这时候成了和
平的天使，用同情和爱，驱赶
了斤斤计较和勾心斗角。生
命的意义和质量，比任何时
候都沉甸甸地凸现。因而当
整个单位竟无一人被查出有

病的情况出现时，在人们的
欢声笑语背后，或许也会有
一丝淡淡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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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聪明》（PQ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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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一文贴上网后，
有一些网友跟帖，意思是我
把聪明和智慧混淆了。他们
主张智慧高于聪明，而仅仅
聪明未见得是一件好事。我
大概知道他们想说什么。聪

明在此成了世故的代名词，
而智慧类似于觉悟。

《小议聪明》中有一句
话“当智力被拆解为单项的
聪明时……”这话虽不具有
科学研究的严格性，但可权且
一用。我们可以说，聪明是单
项的、孤立的、被隔绝的，而智
慧则意味着整体性的认知，对

生活、对世界、对人生整体性
的理解和把握。由此看来，聪
明和智慧的确不是一回事，并
且有可能是互相妨碍的。

智慧的确难求，因为它
针对的是整体。因此从原则
上说，哲学是智慧的，因为它

沉思整体。信仰就更不用说
了，它以整体的生活和存在
为对象，并力图或者保证找
到出路。在日常生活中，在我
们的周边，你真的见过这样
的智慧吗？智慧的谈吐听过
不少，但难以身体力行，智慧

的做派也时有所闻，但难以
贯彻到底。至于真正的智慧

之人，我还真的没有见过。自
称智慧或者暗示自己有智慧
的人其实并没有智慧，因为
智慧是谦逊，是虚怀若谷，而
不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我
们所谓的智慧，比如生活的
智慧、经商的智慧、管理者的

智慧、学术研究或科学的智
慧，不过是聪明而已。

大家都知道智慧是一个
好东西，是美誉，是奖章，可
以送给自己，亦可以赠与别
人。但别忘了，这只是一种夸
奖，一种希望，是比喻和形

容，而非智慧本身。在我们谈
论的智慧中，的确没有那种
质的不同。一个人聪明了还
嫌不够，还梦想获得智慧，智
慧了还不行，还要有大智慧，
这不过是在收集聪明，收集
更多更大的聪明，因为光说

聪明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虚
荣心了。收集智慧犹如收集

金银财宝，好一个贪字了得！
承认自我的愚蠢，这才可

能是智慧的开端。承认我们的
有限、卑微、藏污纳垢、一无所
是，才可能有智慧的洞见。不
是说我们比别人坏，而是，我
们并不比别人好，凡人类所具

有的弱点、局限甚至邪恶在我
们的身上都有体现。战争不仅
是战争恶魔造成的，我们亦有
责任。世风日下不仅是世人所
为，冷眼旁观的我们难道不也
身处其间？我们就是人类，就
是别人，当你看清楚这一点的

时候，就不可能再有那种自欺
欺人的骄傲了，哪怕是有关智
慧的骄傲呢。侈谈智慧只可能
让智慧离我们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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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旭驾鹤仙去，全民纪

念，似乎冥冥中，她的命运，也
如林妹妹一般，可怜可叹。

但我小时候，偏爱的却不
是林妹妹。当时我体弱多病，
偏偏心有丈夫气，不欢喜女孩
子的叽叽歪歪、小气和琐碎，
并且似乎无以把握自己的命

运，受人牵制。当时是很渴望
长大了，能如男子一般行走天
下，干一番事业来的。所以，
《红楼梦》诸女中，喜欢三个
人：一个是鸳鸯，烈性，敢于以
死来做选择；一个是探春，遇
事明断、果决，虽然她虚荣不

愿意承认自己庶出；再一个，
也是我最喜欢的，史湘云。史
湘云有宝钗的大度、知识渊
博，有黛玉的敏捷、才气，最重
要一点，她虽也身世不好，寄
人篱下，却不幽怨，开朗、宽
怀，而身上童真浪漫，明明可

见。还有一点，她聪明、幽默。
后来长大，我几乎被调教

成了有细致情怀的小女子。但
若是碰到那种诙谐智慧有加、
积极进取有加、风流潇洒有加
的女子，便最有亲近的念想。
麦李就是这样的。她呆在

MSN中，和我对话，不抱怨，
不诉苦，言语风趣，却不卖弄，
看她急吼吼嬉皮笑脸地打字，
几乎都能看到挂在嘴角的几
丝狡黠的笑，一闪一闪，闪在
我的眼皮下。当时我写了几行
字送给她：两只女狐狸，送给

李大嘴。
这女狐狸怎么回事呢？都

是从蒲松龄家走出来的。
有一则，叫《狐谐》的，说

一个书呆子，一日遇到一只女
狐狸，深夜与此女谈笑，乐不
思蜀。后来发展到白天也谈，
夜晚也谈，朋友们听到房间有
人笑，看看，只他一个人傻笑

着，不免起疑，便盘问不休。呆
子当然不经问，说了女狐狸的
事。大家就很艳羡，说要见。女
狐狸倒也爽快，见就见，只不
能见样儿，可听得声音。于是
某一日，众人团团而坐，有打
横的，有正对的，女狐狸空气

一般地在。只听她将座中想要
取笑她的男子，一个个数落了
去，笑声盈耳、智慧超群，男人
比她不上，人都比不上的。

还有一只女狐狸，住在一
人的隔壁。那个人，先娶了一
个老婆，姿色倒也好，后来又

弄了个小的，就喜新厌旧起
来，将大老婆冷落去。大老婆
不免长吁短叹的，然后就奇怪
隔壁人家的女子，姿色也平
平，何以她的老公，偏就跟牛
皮糖一般粘牢伊，丫头啊，小
妾啊，也有几个，却都不很稀

罕，整天只和她叽叽歪歪。于
是就到隔壁间来讨主意。那女
子原来也是只女狐狸，就教导
她如何欲擒故纵，如何装扮，
笑声得如何，举动得如何，样
态又得如何。总之，温良恭俭
让倒不必，要的是聪慧、克制

和耐心，还有风流。那个女娘，
被调教了一番，回去如法炮
制，三番二次，果然，收了老公
的心。

这说的还是怎么对付男
人的智慧。至于工作和生活的
其他方面，一个幽默而智慧的

女子，那是远胜于一个刚愎自
用的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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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女子是不大长进

的生物，是因为家长里短、盲
目购物之类的天性，性别一
般无法更改。这与学养、职
业、能力以及年纪无关，或者
与时代有关吧，可人类进化
到现在，女子们还是这个样
子。女子不再婆婆妈妈的时

代，还远没有到来。
今天之所以这么偏激，

这么武断地盖棺定论，是因
为一整天以某购物广场为中

心的户外活动。一众女子今年
一直加班，五个月以来三次周
末都没有享受过。还好，大家
早就习惯与工作相伴的日子，
北京、上海、南京同事见面，没
人抱怨，只是顺便聊聊，什么
“北京也很热”、“某品牌在

上海打折”，什么“航班不再
晚点”、“她终于嫁了”。

我们话题里面的“她”是

两个人，不小的年纪，过四字
头了，简单说就是独立并且事
业兴旺。旺到什么程度？这两
位都是经纪人，她俩各自带的
艺人，都是华语歌坛顶尖的歌
手，最最最红的天王，金字塔最

顶端的人物；再不听歌的人，也
数得出他们的名字，哼得出他
们的歌。两位金牌经纪人终于
嫁掉了，辞去工作，飞到国外，
开始相夫教子的简单生活。

她们具有典范意义———

两位工作狂最终也嫁了，所以
后辈小妹妹们，不要以为工作

就是全部，到了忙得皮松了脸
皱了眼袋下垂了，江湖上人人

喊你“某某姐”的时候，到了
时时刻刻都觉得累了倦了的
时候，不如归去。可怕的是，当
你退意萌生，环顾四周，却发
现并无去处。这个时候，你只

有苦笑着继续撑下去。
乐观些看，女子还算不

错啦，虎虎生风的职业女性
做厌了，可以洗手做羹汤，摇
身一变成为一家庭主妇，人
生立即大不同，这完全是另
一种生存形态。而男子，基本

上一辈子就是工作赚钱到
老，闷死累死也得坚持。当然
不排除真有男子被女方豢养
的，那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一
定超级强，在男权时代里甘
心仰女人鼻息，算是极品。

黄昏时分，活动一结束，

我等全部冲进购物广场。二十

分钟后在回程车上碰面，每人
都买了衣物首饰，而且不止一

件。如果时间压缩到只有2分
钟，大家照样可以满载而归。
职业女性练就的风风火火，在
购物上面也有体现。

不要以为我们只沉溺于
婆妈，最近谈论最多的话题，
其实和男子一样———股票以

及房子。房价和股价一路疯
长，比皱纹出现的速度快上
千倍，多么让人喜欢啊。每天
清晨一觉睡醒，资产又是增
值一大块，每天都喜洋洋的，
连带工作效率也迭创更高。
最近大家已经打起了旅游区

房产的主意：年轻时候买下，
十年后提前退休去那里享
受。还有啊，电波拉皮登陆南
京了，哪天要不要结伴去试
一下午休美容？

�����%&�� #$�G

�;WM��rW��M dr

Oz¡�¢£�¤¥¦B

=>?@

DE&FGH

前段时间，一个写作圈

的女友打电话来约一个饭
局。说是私人聚会，就几个女
人聚一聚。我一听那地点，心
里有点那个。那是成都堪称
极品的餐馆。我不是说饭菜
是极品，是价格。私人聚会，
怎么会上那个地方去？那种

地方，我是不会埋单的，也不
会参与 AA制（因为 AA制
下来也挺惊人的），如果是哪
个女友埋单，我会为她心疼，
写字的人能有多少钱？大家
是同业，彼此都明白的；若谁
烧包想挥霍一把新到账的版

税，那我不愿意帮她发烧，免
得事后她反悔也怪罪到我头

上。说实话，那地方，也就去
吃公款比较坦然。

我是一肚子的嘀咕，电
话里吞吞吐吐。女友说，哎
呀，你来吧，来了就知道了。

我去了。没错，是几个女
人的私人聚会。埋单的女人

不认识，经介绍是成都商界
的一个大腕，保养得很好，看
不出实际年龄。席间一聊，原
来岁数真不小了，年轻时毕
业于中文系，后下海做生意，
经历一番辛苦之后飞黄腾
达。这位女人还保留着文学

情结，平时喜欢看看散文、小
说什么的。这次聚会就是趁
过节想把几个写作的女人约
着认识一下，随便聊聊。

我原以为跟男富翁吃饭
不自在，没想到跟女富翁吃
饭更不自在。她人很好的，也

很健谈，但我就是不知道该
说什么，只好客气地漫应。两
个小时，我说了无数的“是
啊”，“对啊”，“哪里哪里”。

过两天我嗔怪那位女友

怎么给大家揽这档子事，多
难受啊。我想那位女人也难

受。那桌饭菜，换成另外一些
人请，说不定一桩生意又谈
成了。请一帮自视清高的女
文人，彼此又接不了轨，事后
又讨不了好，何苦呢？

女友笑我，你操这个心
干吗？这对于她是九牛一毛；

我们几个人好久没见了，趁
此机会聚聚聊聊，不就行了。

女人太有钱真是麻烦，
也许不像男人太有钱那么麻
烦，但一番好意即便不会被
人歪曲也至少不会得到看
重。要换成我就会想不过，我

有钱又怎么的？你能用上我
的钱那是我待见你。

这些天在看一些闲书，
里面提到上世纪早年美国西
部著名的女富翁卢菡·梅布
尔，她在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地
区资助过不少艺术家文学家，

其中包括D·H·劳伦斯、乔琪
亚·欧姬芙、安瑟·亚当斯等
人。对劳伦斯，梅布尔出手最
大，把陶斯北边的一座牧场赠
与他，用以交换《儿子与情

人》的手稿。后来这些搞文学
艺术的人纷纷和她翻脸，都说

她居心不良。我在劳伦斯给他
岳母的信中还读到这样的话：
“……我们还和梅布尔是‘朋
友’。然而我们不许这条蛇缠

住我们的胸部。你知道，这里
的人民有的只是金钱。由于全
世界所有的人都想有钱，所以

美国强大了，傲慢起来，变得
异常强大。如果有谁这么说，
‘美国，你的金钱……滚开
……滚得远远的。’这样一
来，美国也就完蛋了。”

绝大部分文人都有幻
觉，这种幻觉让文人很难平

心静气地与跟他们完全不同
的人、尤其是有钱人相处。劳
伦斯也就是一个例子吧。所
以啊，对付这帮难伺候的人，
最好的方式是不对付，把钱
捐给慈善事业吧，千万别去
买手稿什么的，不会落下什

么好的；也别请他 （她）吃
饭，也不会落下什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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